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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硕电影”看八十年代的社会变迁
——以影片《顽主》为例

徐紫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200）

摘要：八十年代站在特殊的历史拐点，书写了无数个体生命“怒

不可遏”的意气风发。自我意识的觉醒，对美、真理和个性的向

往和追求，对国家、社会发展和对未来的殷切期许，启蒙了一个

时代的精神理想，无数个体怀揣着骄傲和梦想用探索、觉醒和闪

光的勇气镌刻了一个国家的青春。与此同时，黑白电视机、喇叭裤、

交谊舞混合着哲学、美学、诗歌等也共谱出了一幅物质伴精神的

新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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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种意识形态下的顽主形象

1988 年，以王朔现象命名的王朔电影，又称电影王朔年，同

一位作家的四部作品在同一个年份里被不约而同地改编成电影，

同一类带有“痞子”气的顽主形象在银幕上集体亮相，这使得

1988 年的中国影坛有了别样的色彩。 这四部影片分别是米家山执

导的《顽主》，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

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当年颇为引人

瞩目的四部王朔电影中，与王朔小说成为和谐的小狐步舞伴、成

为佳联偶句的是米家山的《顽主》。影片充满讽刺和戏剧的色彩，

将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转型期中复杂多元、相互交融的精神冲突

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改编自王朔影片的同名中篇小说，由米家

山导演，张国立、葛优、梁天主演，剧本由王朔和导演米家山共

同完成，电影的情节、语言是属于王朔的，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这部电影就是跟全社会开了一个大玩笑，但是电影氛围与情绪的

营造是米家山的功劳，“顽主”这个词是北京俚语，一般认为带

有贬义，指那些不正业整天瞎混的小青年或者纨绔子弟，在小说

中，王朔称他们是厚颜无耻的闲人，大概就是公众对这类人的看

法。但是顽主跟臭流氓不是一回事，他们不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他们把“玩”当成正经事，虽然可能是不务正业，但未必不学无术，

所以有人也认为顽主代表着一种“享乐精神”。《顽主》通过三

个北京青年的眼睛，洞察了那个改革开放之初，中西文化极速碰撞，

光怪陆离的八○年代。

电影一开场，伴随着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王迪的一首《忧心

忡忡者说》，导演米家山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火热、混杂的，同时

也充满活力的八○年代。而这幅生机勃勃、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都

市谐谑曲并不像其他中国大陆都市电影那样，只提供了一具悬浮

的、空荡的舞台，一张足以乱真的现代影片，而成了叙境中的一

场喜闹剧—三 T 公司出演的一方乐土。影片中于观、杨重、马青，

三个不想走父辈生活轨迹的青年，办了一家叫三 T 的公司，这三

个 T 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意思”，这让人不禁

想起导演冯小刚的影片《甲方乙方》，而诚如是《甲方乙方》正

是脱胎于这个点子，演变为“好梦一日游”。接下来影片的发展

的三个场景正是对应着三 T 这三个业务。杨重（葛优饰）受到一

个肛门科大夫的委托要求他代替自己与新交的女朋友杨丽萍过一

天；于观（张国立饰）接待了一个叫作宝康的伪文青，要三 T 公

司替自己三流文学作品办一场颁奖典礼；而马青（梁天饰）被一

个女人雇来代替他的老公挨骂。显然，在现代背景下，人们很难

去理解影片中这种整日无所事事的“顽主”青年。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形象却是当时一代青年空虚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

像国外的 Hippies 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理想和意义，所以只

能过着灵肉分离的生活。在试图抛弃一切世俗的定义未果后，又

为寻找生活真谛的迷茫感到疲惫。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电影功能上而言，正在由电影宣教转

向电影娱乐。《顽主》这部影片当中，本是三个无所事事的京城

混混游手好闲的勾当，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混混，由葛优扮演的

杨重对哲学侃侃而谈，甚至可以和现代派姑娘聊弗洛伊德的哲学

观念。他们虽然的确有着职业道德，但从成员的表达和行为来看，

依旧是“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打打牌，要不然就是睡觉”

的日常，和“从来不读书，也就不烦恼”的享乐主义。在外人眼中，

这三个顽主什么都不在乎，这种被视作“无赖”的行为却在电影

中被他们自己解读为“无所依赖”。这是在经历了是十年动乱后，

突如其来的现代感所带来的冲击和陌生让人无所适从，一时间过

去与现在巨大的思想冲击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大多生活在迷

茫无措之中。在这样一个思想多样化，思想碰撞的年代里是坚持

自我还是随波逐流？是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对于那时的中国

青年以影片中的三个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

在八十年代到现在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对强权

倾慕的人之本性下，有些各行业的高层掌握了如何影响社会文化

的最高话语权。在影片中，全片以戏剧化的手法塑造了众多社会

角色，呈现了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人物。如只会画大饼的投资商，

跃进报编辑的儿子，道貌岸然的肛门科医生，油腔滑调的小说作

家以及善于说教的德育教授等。在这些人的对比之下，无烦无忧

的三个顽主，反而在医院尽心尽责照顾他人的母亲。因为他人的

无理索赔，只能去做替身演员还债的行为，无疑让他们成为全片

中真正有道德、有职业素养的人。这样的对比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

但也非常露骨与现实。人生对于这三大“顽主”而言，与其给他

人做戏，让他人看得过瘾，倒不如让自己舒舒服服来得更为实在。

他们自称为“傻波依”，但对所谓的德育教授在“五讲四美”演

讲会上的批评又嗤之以鼻，他们在小区门口摆摊，给咨询的人自

己的建议。虽然说建议都没有什么用，但他们也乐此不疲地投身

在自己的“事业”中。就像张国立所扮演的于观对他父亲说：“我

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上大街游行去”。在影片中，不管你

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当时那样一个是思想混乱，没有细想支柱缺

少精神寄托的时代，唯有迪斯科带来荷尔蒙才能让人感到真正的

“活着”。在王朔、米家山的合作下，影片构造了一幕小说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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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的“三 T 文学奖”的发奖仪式。在一个喜闹剧的格局之中，

以电影的话语形态呈现了王朔式的语词亵渎与语词施虐。当京剧

脸谱和靓丽的时装相继出现，学究、地主、富太太轮番登场，撒

传单的女学生、朴素的劳动者等都被置于同样的空间之下，这些

原来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的人物最后却一起跳起了热舞，似乎除了

欢闹之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重要的，生动大胆的展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下人们混乱的意识形态下所拼贴成的一副色彩斑驳的画卷，

所有阶级和社会角色于同一时刻登场，即便冲突不断，但也逐渐

多元并趋融合。

在影片结尾，三 T 公司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只能关门大吉，然

而第二天一早，虽然贴着停业的通知，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

这结尾的设计会有些让人迷惑，却可能暗含着两重意思，一可能

是王朔的夫子自道，三 T 公司是他本人的化身，当王朔横空出世

进入文坛时，他是一类叛逆，他所成就的显然不是任一种先锋艺术，

无论是他的谐谑，还是他的纯情；无论是他的矫情，还是他的挚情；

都只是制造了一种终归老少咸宜的通俗，这正是人民群众所热爱

的，热爱他用锋利的市井语言撕破道貌岸然的虚伪，影片中排队

的人群就像是对他自己的褒奖。另外，改革十年，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同时也催生出了更多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电影中这

个镜头也象征着在社会转型期不知何去何从的社会集体性迷茫。

《顽主》讲的是 30 年前的青年，里面的各色人物，假道学教授，

迂腐尖酸的知识分子，懒惰的寄生虫，到处花画大饼的投机者，

现在依然可以对号入座，以于观、杨重、马青为代表的青年们打

着“低俗”的大旗，他们拒绝把理想与一些宏达的目标绑在一起，

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蔑视并嘲笑崇高，当赵教授断定他们一定很

痛苦的时候，于观说我们一点也不痛苦，他们追究的是快乐，而

不是某个被强加的使命。

《顽主》用纯粹的纪实美学手法包裹着一个“高度荒诞却又

因此近乎现实”的故事。北京的每一条大街上最为随机的人群：

发型夸张的青年、腿上的刺青、跳舞弹吉他的人、保姆市场里的

农村女孩、滚滚的车流、穿着“没有外汇卷券 T 恤的老外……现

代化的都市生活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反光上扭曲成怪异的形状，城

市环境中每一个躁动的声音都在不断汇聚着嘈杂和喧闹，在偷拍

式的窥视中被当作典型定格。王朔用最擅长的调侃和反讽，戏剧

化的语言加上生活气息十足的表演，把无业顽主们的生活态度发

挥的淋漓尽致，上演着后现代式的玩笑。80 年代的强悍，玩世不

恭的社会青年一张口，侃都是弗洛伊德尼采，跳跃的金句萌发着

启蒙性质的大道理。尽管都是停止于抖机灵的段子，用鸡贼破了

严肃批评的建树，但牛鬼蛇神的走秀杂烩，后现代手法的意识形

态大联欢，依旧是荒诞和震撼。“分裂的意识，却顽固地执着于

单纯、诚实的灵魂。城市兴起、意义架空，在一个逐渐现代的世

界里，个人需要重新寻找生活的理据。”正如导演米家山所言：“影

片中这群病态的人，尽管阅历、身份、知识结构不同，却都因袭

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重负，在改革开放、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时

代洪流中，他们的心态都显得不那么正常，都面临着一个不断调整、

不断适应的状态，在生活中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位置。”王朔到

底是承袭“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作者，用顽主们程式化的语词打

破特定的文化编码系统、颠覆传统赋予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信念系

统，用市井化的狂欢诠释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意识形态的产物。

二、80 年代社会转型下价值标准的思索与突破

影视作品，特别是电影作品在对某一对象、观念进行阐释时，

会带有强烈的时代风貌，折射出该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经济的

快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向也会在电影中有所反映。八十年

代处于特殊历史时间点，刻画了难以数计的深邃与令人动容的青

春。自我意识的觉醒，对美、真理和个性的向往和渴求，对国家、

社会发展和对未来的深切期许，启蒙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理想，无

数青年怀揣着骄傲和梦想用探索和勇气镌刻了一个国家的青春。

与此同时，黑白电视机、喇叭裤、收音机、歌舞厅混合着哲学、

美学、诗歌等共谱出一幅物质伴精神的新新图景。在艺术领域里，

各类探索实验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去反思过去、

关照自我。80 年代的种种无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重新构

建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努力。在东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

交融并序下，人们对未来、对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正

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正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将

其有机的构筑进文艺作品中。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囊括了

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凭借其直观多样的视听语言自然孕带出丰厚

的思想文化内涵。《顽主》站在八十年代的尾端，借用王朔同名

小说中三位“社会闲散人员”踌躇满志的开办“TTT”公司的过程，

生动表现了改革开放前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价值观念不断碰撞，

人们的精神追求与物质欲望竞相迭代，以及在这种背景下种种光

怪陆离的社会景象。通过对几组病态人格的聚焦，用游戏、调侃

的方式表达出对价值标准的质疑与思考。从个人而言，《顽主》

把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对世界的好奇、执着和热情都揉进

了 100 多分钟的胶片中去了。一句话，当时的年轻人是在和整个

社会谈着一场朦胧的恋爱。从导演创作实践上来说，他们将前景

变为远景，而着眼于对人性深度以人文内涵的开掘和表现，并将

他们所掌握的现代电影语言（主要是欧洲艺术电影）与中国传统

的诗意风格有机结合，在自由的天空里挥洒艺术个性，一如既往

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启蒙思想和对人性主题的思考。与当时要求

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一致的。《顽主》作为八十年代的黑

色幽默电影代表影片之一，是最具先锋性的，它用银幕的影像力

量积极参与着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并且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国家

民族发展的担忧，但同时又怀揣着美好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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